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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左非右與褲白撿了一些枯枝，在塔下燃起一個火堆。苗人出外經常帶著除蟲菊之類的藥草，放在火堆旁，可以避免蟲擾。　　

在一幢黑暗的鐘塔下，群峰森繞，山深霧黑，暗夜透著無限的神秘與落寞。大家圍坐在火堆旁，熊熊的火光，忽明忽滅地映照在四

人的面龐上。

　　文祥與衣紅只是緊緊地依偎著，自從見面後，兩個人沒有說過一句話。褲白面無表情地望著面前這兩個人，畢竟經過了風浪的

顛簸，很多感受並不是語言能表達的。

　　左非右真是滿心的衝擊，打從師父說鐘響時才見面，叫他來接文祥起，他心裡就直打鼓。他不敢違背師命，又怕師父所言不

確。首先，天下如此之大，文祥真會在車站等著他去？他太寄望師父每算必準，因為他沒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，如果易理不是絕對正

確，他日以繼夜地學習，豈不是自欺欺人？這次的火星任務，在他看來是全盤皆敗，那表示師父算錯了。如果連師父也算錯，顯然

這條路走下去，將不知伊于胡底。

　　不料文祥果然在車站，師父沒有算錯，他憂喜參半，心中像有七八隻猴子，沒有片刻安寧。他早上剛會過衣紅，知道她不可能

離開。如果文祥一定要去見衣紅，他實在找不出理由拒絕。萬一他們見面了，而鐘聲尚未響起，那不是又算錯了嗎？

　　他想方設法的阻撓，目的只有一個，這次一定要讓師父的預言正確，否則自己的信心必將崩潰。沒想到正是因為自己橫加阻

攔，反而無巧不巧，到最後正如師父所言，當鐘聲響起時，衣紅與文祥終於相見了。

　　「天哪！天哪！天機難測！天機難測！」為什麼自己學了這麼久，信念始終不夠堅定？每一次的印證，都有另一次的疑竇。明

明事後可以說是絲絲入扣，無可挑剔，但每次得卦總有一千個理由，讓自己胡猜亂想，有時信心十足，有時卻又茫然若失。

　　「褲白，要不要聽故事？」左非右想不下去了，決定打破沉默。

　　「好呀！」褲白並不十分熱衷。

　　「記得我上次告訴你的邵康節吧？」

　　「記得，就是那個燒餅夾油條的人。」

　　「什麼燒餅夾油條？」

　　「你不是講過，還有什麼燒餅歌嗎？」

　　「唉！那是劉伯溫！」

　　「嗄！劉伯溫！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　　「當然有分別，他是明朝的大儒，對先天數極有心得，透悉宇宙人生。」

　　「我是電腦時代的大傻瓜，對伴人受苦有心得，不瞭解什麼叫人生。」

　　「你要聽不要聽？」左非右不耐煩了。

　　「唉！當然要聽，不過每次都是有聽沒有懂。」褲白顯然也有滿腔煩惱。

　　「其實我也一樣，經常是有講沒有懂。」

　　「啊！我記起來了！」褲白振作著說：「他有首桃花詩！」

　　「梅花詩！」左非右糾正他。

　　「梅花桃花有什麼差？你就講故事吧！」

　　「有一次，邵康節看到桌上有個花瓶，突發奇想，他知道一切事物都有運數，便想知道花瓶是否也在數中。於是他為花瓶占了

一課，一看卦象，他幾乎不能相信，卦上表示，花瓶將命終於當日午時。怎麼可能呢？他家裡一無貓狗，二無小孩，三來天青氣

朗，無風無颸，花瓶總不會自己滾下來吧？

　　「他再一看，時刻也差不多了，決定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，看看花瓶怎麼破法。於是他正襟危坐，兩眼瞪著花瓶。眼看著午

時就要到了，老婆叫他吃午飯，他說：『不要急！再等一下！』

　　「老婆問：『幹嘛要等一下？』

　　「他說：『我在看這個瓶子怎麼破法！』

　　「老婆罵道：『你管它怎麼破！』

　　「他說：『我剛才給它占了一卦，竟然命終於今日午時！』

　　「他老婆大怒，說：『你這個窮酸！自己越算越窮，還要給瓶子算！你想知道它怎麼破是吧？我給你看，它是怎麼破的！』

　　「他老婆說完，便拿起花瓶，往地上一丟，瓶子應聲而破，正好是午時！」

　　左非右一口氣說完，幾個人各有所思，半晌無語。

　　褲白說：「邵康節一定很喜歡他老婆，老婆卻不喜歡他！」

　　左非右詫道：「奇怪？這跟主題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「什麼關係？他老婆早就想打破這個瓶子了！」褲白氣得臉色脹紅。

　　「你為什麼不說這是我編的呢？」

　　「當然是你編的！就算花瓶摔在地上，也未必就會破！」

　　「小白，你怎麼了？」

　　「我怎麼了？」褲白蜷曲著身體，雙手環抱兩膝，望著那堆火發呆。

　　「你應該高興呀！」

　　「瓶子都破了，我有什麼好高興的？」

　　左非右一想，又「啪」地打了自己一個耳括子，在萬籟俱寂的夜裡，這一聲顯得特別清脆。大家莫明所以，都怔怔地望著他。

　　「是蚊蟲！」左非右有點不好意思，自嘲地說：「我再講個蚊蟲的故事吧！」

　　褲白近來心緒起伏不定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只是心中有股難以遏止的怨氣。幾年來他一直跟著衣紅，把她當作親姐姐，從來

不曾想過其他問題。自從在火星看到衣紅與文祥分手時難分難捨的樣子，他心裡便對文祥恨如頭醋。

　　他認為衣紅變了，變得不是他的了，分明衣姐人就在身邊，但這個人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了，好像缺了什麼。他隱約知道那是

因為文祥，但是他不願意提起那個人，甚至只要一想到心裡就非常難受。衣紅也一反過去大方爽直的個性，總是靜靜地，一個人沉

湎在回憶中。風不懼是從來不大開口，三個人在一起時，便成了三個木雕泥塑的人像。

　　在他們去金頂寺盜硅長石時，褲白已經心神不寧，他期盼見不到文祥的心理更甚於失手被捕的疑懼。甚至在這之前，當左非右

與風不懼商量著如何裝扮成文祥以營救衣紅時，褲白心中還在盤算，到時怎麼拆穿他們，怎麼彰顯自己才是搭救衣紅的英雄。

　　最後，那一刻到來了，褲白發現他這個英雄簡直是負薪救火，連自己都保不了。眼睜睜的看著衣紅被喇嘛抓住，自己卻嚇得眼

花腿軟，那一剎的無力感，是他生平最強烈的震撼。最後救星出現了，不是文祥，那股莫名的快樂幾乎蓋過了失敗的羞辱。然而，

隨之而來衣紅的那聲慘呼「不是他」！褲白的心又為之粉碎了。



　　自後，褲白一直在矛盾情結中反來覆去。回廟裡見到法慧禪師，禪師只命三人前往雞鳴山閉關，等八日文祥來時再說。

　　現在，文祥來了，衣紅也平靜如水，褲白心底卻是風起雲湧。左非右被褲白這麼一搶白，突然想通了，這一趟火星任務是一次

考驗，每個人的成敗都在一念之間。他不知道能不能幫助褲白，只覺得不應該放棄任何機會，畢竟他也在考驗之中。

　　「文兄可能不知道什麼是蚊蟲？」左非右說。

　　「啊！我知道。」文祥說。乍然相逢，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。他搜索枯腸，最後發覺不說話就等於道盡了一切。然而褲白的

情緒卻讓他一驚，那不是最基本、最原始的反應嗎？他以往不知道，現在能裝做不知道嗎？他怎麼化解呢？如果不妥善處理，受傷

害的將不止是褲白，也包括了衣紅與自己。

　　「蚊蟲是吸血的昆蟲，知道吧？」

　　「當然知道，其實我並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電腦時代的溫室人。」說到這裡，文祥想起衣紅的禁忌，趕忙把文娃關了。

　　「那就好，褲白，如果有隻蚊蟲叮了你，你會怎樣？」

　　「怎樣？打死牠！」褲白說。

　　「好極了，這個故事發生在四十年前，那時的人比今天的人還要自私，人人只顧自己不說，別人的死活是從來不關心的。」

　　「今天的人還不是一樣？」褲白餘氣未消。

　　「不一樣，至少我們這幾個，還有心為人類奉獻，你不能否認吧？」褲白默默無言，左非右繼續說：「但是總有例外的，那時

全世界都被一種免疫功能喪失的疾病所困擾，叫做『愛滋病』。有人說，這是上帝為了懲罰人類的淫亂，因為同性戀者不當的性行

為，破壞了上帝創造的免疫功能。

　　「不論如何，愛滋病由同性戀傳染到異性戀者，以至於全人類。最初還局限於性行為的傳染，但是人們坐視不救，也可能是無

力回天。總之，最後病毒大量繁殖，經過進化，已可以透過血液、唾液的交換傳染，到本世紀初，甚至已有空氣傳染的趨勢。

　　「總之，千萬人死亡了，全世界受感染者已達數億，而且正以每年百分之三的增長率，成為本世紀最嚴重的疾病威脅。當時，

在泰國有一個研究毒蛇血清的研究所，裡頭有位名叫拉雅的年輕研究員。一天，實驗室來了一個客人，送來一條罕見的毒蛇。這個

客人患了愛滋病，其實這已不算什麼大事，有些國家患病率之高，幾乎已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。但是人的生命力極強，在沒有絕望

之前，總要想盡方法活下去。

　　「拉雅的研究室非常潔淨，觸目都是白色，而且經過消毒殺菌。這時，除了這位愛滋病患者、拉雅與那條毒蛇外，還有一個活

的生命體。」

　　左非右故意賣關子，環顧眾人，發現效果不錯，大家都注目聆聽。他想用旁敲側擊的方法點化褲白，用和蚊蟲有關的故事做例

子，就是想喚起褲白對文祥厭惡的聯想，以及提醒他們應該擔負的責任。他接著說：「那是隻無意中飛進來的蚊蟲，糟糕的是，這

隻蚊子已經在客人身上吸了不少血。客人覺得很癢，立刻警告拉雅，說那隻蚊蟲帶有愛滋病毒，必須消滅，以免傳染。

　　「拉雅突然想到，如果能製造毒蛇血清，為什麼不能造愛滋的血清呢？正在思考時，蚊蟲飛到他左手臂上，他不僅沒有打死

牠，反而讓牠繼續吸血。他悄悄地取了一個燒杯，慢慢將蚊子扣在燒杯內。

　　「當然他也怕被傳染，立刻把那塊蚊蟲叮過的地方挖下，再用火消毒。他在這隻蚊蟲身上查出了兩個人的體液，一個帶有愛滋

病毒，一個還沒有被感染。拉雅以這兩種體液為樣品，分別培養，仔細追蹤病毒感染的過程，終於瞭解了病毒對遺傳基因核糖核酸

的複製過程，從而有了突破性的發現，不過，最後他還是不幸死於愛滋病。」

　　「不是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嗎？怎麼還會病死呢？」褲白問。

　　「愛滋病的徹底根治與他無關，他卻是最先瞭解感染原因的人。如果他像你一樣，一巴掌就把蚊蟲打死，很可能我們至今還受

愛滋病的威脅呢！」

　　「我是說氣話，師父要是知道我要打蚊子，一定會把我趕出廟門的！」褲白倒不是笨得連這點暗示都不懂，他突然想通了，慚

愧地說。

　　「如果蚊蟲咬你，你難免會生氣。現在又沒有蚊蟲，就算有，也沒有咬你呀，你又生什麼氣呢？」

　　「我不是生蚊蟲的氣。」褲白說。

　　「那還有什麼氣好生呢？難道你忘了你的責任，禪師對你的期許？」

　　「我已經不生氣了。」

　　「問題不在於你生不生氣，而是你為什麼生氣。如果原因還在，你說不生氣，也只是暫時的。」

　　褲白望了衣紅一眼，再不說話了。

　　衣紅並不是不清楚褲白對自己的感情，她沒預料到事態的嚴重性。近來她一顆心全都懸在文祥身上，褲白天天陪伴在身邊，對

她而言，他只是一個聊解寂寞的同伴而已。

　　剛才左非右一個耳光，把她打醒了，原來褲白也是一個人，一個仰慕她的異性。

　　衣紅出身在一個平凡的家庭，但是父母非常明理，衣紅是少數入學的苗人之一。她不但成績傲人，而且從小就喜歡讀書。小小

一個人，掌上電書比她的頭還要大，但她一看就是幾個小時。她最初著迷於《紅樓夢》，而最欣賞的角色竟然是史湘雲。後來她又

迷上了《東周列國誌》、《三國演義》，此外，舉凡諸子百家，她都頗有涉獵。

　　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，她讀到了《徐霞客遊記》，那一剎心靈上的悸動，簡直不是語言文字所能形容的。當她讀到〈粵西遊日

記〉時，她發現那些山名、地名都是她熟稔的，就在她四周。她憬悟到自己是大自然的女兒，立志要回到大自然。自後，只要有閑

暇，她就會慫恿同學們結伴逃到城外，按書索驥，徜徉在青山綠水中。

　　苗人喜歡唱歌，常在月圓之夜，成群結隊，在山谷間狂吹蘆笙，亂擊銅鼓，跳月②趕郎，作樂不休。電腦當局基於尊重各民族

的傳統習俗，對他們的出出入入不加聞問。正因如此，這些熱愛自然的人倒很能適應電腦時代，生活悠然自得。

　　崇左瀕臨左江，左江發源於越南。另外還有一條支流，叫做黑水河，源自六詔山，其間山高水深、溪盤谷閟，有很多動人的神

話傳說。

　　對那些喜愛唱歌的人，他們最鍾愛的一個神話，是傳說六詔山上住著一對神仙，他們唯一的痛苦是不會唱歌。在男女對唱時，

他們經常下山來偷聽。如果有人唱得好，讓神仙聽到了，往往會被邀到仙山上，一同去做神仙。

　　當然有人不信，那些苗人就會引吭高歌，然後萬山齊應，他們認為，那些回聲就是做了神仙的歌者跟著唱和的。

　　常有一些歌者不知何故就失蹤了，雖然家長親友有些擔心，但信念高於一切，他們會誠心地祝福，畢竟做神仙要比做凡人好。

不過也有人說，那是被一些壞人拐騙了。說歸說，信者不多，因為誰也說不上來，在這個時代，拐了人能做什麼？

　　衣紅才十三歲，已經是個娃娃頭了，只要她一吆喝，總有一大堆年齡不等的娃娃，從各個角落鑽出來，跟在她屁股後面活蹦亂

跳。大家管她叫大阿姐，她就按著順序，在每個人的名字下加個數字，久而久之，便成為各人的別名了。

　　這天，衣紅聽說晚上有個盛大的跳月，她便糾集了眾家娃娃，說：「我要去看踩月亮，有誰敢跟我去？」

　　照理苗人要行完成人禮後，才能參加跳月。而且跳月一般都在晚上八點左右，月色明瑩時才開始，一直要跳到深夜。這還不

說，跳月都在深山中進行，因為要有高大的山峰，回聲才夠清晰，還要有夠大的山谷，大家才能盡興。

　　他們這個塞子的「馬郎坡」③，在六詔山南支，一個叫黑風嶺的地方。以一個成年人的腳力，起碼要走上五、六個鐘頭才能到



達。

　　娃娃們面面相覷，半晌，只有一個同族的男孩巾二，和一個傜族姑娘阿么，兩個人壯著膽子，站了出來。

　　不過，阿么提出一個附帶條件，就是寧願走遠路，也不肯走水邊。她永遠忘不了有一次衣紅促狹，把她按在水裡，差一點淹死

了！

　　眼看沒得選擇，衣紅只好權且答應，三個人下午就逃出城去。這時他們所用的電腦是第二代的「衣領式」電腦。因為第一代的

腕型比較笨重，而在出城後，電腦就一點用都沒有了。他們嫌麻煩，便把電腦取下，結果經常遺失。偶而也有山中的遊民會搶奪苗

人的飾物，所以第二代便把電腦改藏在上衣的硬領中。

　　苗傜的祖先大都是從中原逃避戰亂而來，到這裡以後，立刻愛上了當地的山光水色，定居下來。他們很重視傳統，穿的衣服必

定有領有袖，而且認為衣服代表人的尊重，即令再好的衣裳，也不會有人搶奪的。

　　此外，苗人的服飾也有講究，因為經常出入山區，多在衣角中塞些防蟲防瘴的藥草。久而久之便衍為習俗，他們稱為「塞

青」。電腦時代到來後，便在恒溫衣上加織了一些中空的硬式夾邊，以供塞青之用。

　　衣紅根本不知道往黑風嶺怎麼走法，她只是從別人口裡套出一點端倪，知道順著黑水河，一直往上游走，大約有六十公里路

程，等聽到歌聲，就算找到了。

　　剛出城時，還有不少青年男女作伴同行，好不愉快。尤其是看到這三個乳臭未乾的娃娃，大家都願意放慢步伐，跟他們說東道

西，沿途增添了不少歡笑。

　　等走進了山區，便遇到一條溪流，兩旁山勢逼仄，溪喧如雷，亂石湧激，千橫萬疊。人必須在石頭上跳上蹤下，再不然就得涉

水前進。阿么怕水，有些石頭又高出她甚多，不論大家怎樣勸說，她死也不肯涉溪而過。

　　那就繞道吧，山路也到得了，可就遠多了。那些青年怕耽誤時間，便丟下他們先走了。看看前面還有幾十公里的山路，阿么

說：「大阿姐，你們兩個去吧，我回城去。」

　　「那怎麼可以！要回去大家一起回去！」衣紅斬釘截鐵地說。

　　「好不容易走到這裡了，回去太可惜。」巾二不同意。

　　「阿么膽子太小了！水有什麼好怕的？」

　　「我就是怕嘛！」

　　「不要怕！來，再泡一次水就不怕了！」

　　阿么一聽，魂飛天外，嚇得大叫一聲，往山邊就跑。衣紅是出了名的狠人，她想做的事，很少有半途而廢的。阿么在前逃，衣

紅在後追，巾二也急了，大叫道：「大阿姐！別鬧了！你們到底要不要去嘛！」

　　在阿么是逃命，衣紅只是好玩，這一帶山石疊架，阿么嬌小的身影轉了幾個彎，就沒有了影子。衣紅更覺得有趣了，口裡說

著：「好哇！阿么哇！等我逮到妳，今天非要妳喝個飽不可！」

　　衣紅追著找著，繞過了參差磊落的亂石，但見棘莽蒙密，荊榛齊人。舉目四望，空山寂寂，哪裡有阿么的影子？衣紅雖不服

氣，心裡也有點發毛了。她壯著膽子，兩眼東瞧西看，嘴裡還喊著：「阿么哇！小心喲，不要叫蛇咬到了！」

　　這裡山勢嶙嶒陡峭，重巖積莽，稍一不慎便會摔跤。這些都還難不倒衣紅，她從小就是捉迷藏的高手，知道人如果躲在石頭後

面，從下面往上看，是看不到的。她決定往上爬，只是在那峭石夾立的巖崖側面有一些黑忽忽的山洞，令衣紅戒心頓起。洞裡可能

有吃人的野獸，真要鑽出一隻來，那就麻煩了。

　　一想到野獸，兩腿就有點發軟，這時已顧不得面子，衣紅扯開嗓子大叫：「鬼阿么！死阿么！妳躲在哪裡？還不快點出來！」

　　突然聽到身後「啊」的一聲尖叫，立刻就沒有聲息了。衣紅一驚，回頭看去，只見山下灌木處處，濃影森森，連石塊都被遮住

了。衣紅爬上一塊平砥如枰的巨石，瞠目四望，這才看出掩映在樹縫之中，那條轟雷湧雪的溪流竟已在數十公尺之下了。

　　衣紅頭皮一陣發麻，糟了，她急得大叫：「阿么！巾二！」

　　「阿么！巾二！」山谷回音陣陣，衣紅無心欣賞，她立刻飛步下山。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難，尤其是這裡亂石攢繞，連落腳處

都不好找。衣紅真的慌了，連聲呼叫，都沒有回音。「阿么！巾二！你們再不出聲，小心我打死你們！」

　　「哈哈！小丫頭，他們已經死了！妳來打吧！」突然一個粗聲粗氣的男聲應道。

　　衣紅嚇得發抖：「他們怎麼死了呢？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當然是我殺的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怎麼可以殺人呢？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老子喜歡呀！」

　　又有一人說：「別胡扯了，快去把她抓來，這三個夠我們用上半年了！」

　　聽起來很像流言中的「拐子」，衣紅嚇得魄散魂飛，四面一看，除了剛剛的山洞，已經無處可藏。野獸雖然可怕，這兩個拐子

更是恐怖。她反應飛快，立刻一溜煙，躲到一個看似蛇窩，剛好能鑽得進去的小洞中。

　　不一會，她聽到有沉重的腳步聲，好像是兩個人，在洞口附近來回走了幾趟。那粗嗓子叫著：「小姑娘，出來吧！我看到妳

了！」

　　另外一個聲音說：「她怎麼跑得這麼快？我叫你不要開口你不聽！」

　　「跑不掉的！就那麼兩條小短腿！能跑到哪兒去！」

　　「跑不掉？總不能這樣耗下去吧？」

　　「身上背著人，叫我怎麼找？」

　　「先把他們放下來，我們順著這些山洞，一個一個找，非把她抓出來不可！」

　　「你早不說！」

　　接著「撲！」「撲！」兩聲，衣紅連忙向裡縮身，再一看，不禁叫苦，原來裡邊雖然較洞口寬敞，卻已到底，最多只能容下兩

三個人。外頭的腳步聲由遠而近，衣紅的心要跳到口中來了，眼看一個黑影子越來越近，她有一股衝動，想要立刻拔腿飛奔。就在

這時，彷彿有道輕輕柔柔的風聲說：「不要動！」衣紅舉目四顧，只見一顆腦袋在洞口晃了晃，又不見了。

　　衣紅心想，如果阿么和巾二被丟在地上，一定就在附近。等那兩個人的聲音遠了，衣紅偷偷探出頭去。果然，阿么和巾二昏迷

在地，四週不見有人。衣紅怕他們還在附近，先從洞口丟了一塊石頭出去，見沒有反應，便急衝而出，先把阿么抱進洞裡，再把巾

二也背了進來。

　　她再一想，一會那兩個人轉回，發現人不見了，一定會再來找。她靈機一動，跑出去在地上翻滾了一陣，又壓壞了幾株下坡的

矮樹。再找了一塊大石頭，沿著山坡往下推。石頭順勢而下，轟隆轟隆之聲接連響起，布置完畢，衣紅趕緊返身入洞。

　　剛剛鑽進洞裡，立刻就傳來一陣急步聲，只聽那粗嗓子說：「你看，那小姑娘把人給救走了！」

　　「不可能！他們兩個都昏迷了，她怎麼背得動！」

　　「可能藥性不夠，人醒了！你看，地上還有痕跡，咦！這邊有石頭滑落！」

　　「快下去看看！要是給他們逃掉就麻煩了！」

　　衣紅一動都不敢動，等兩人漸漸去遠了，她才翻身檢查阿么和巾二，發覺兩人呼吸正常。便按學校所教的緊急救生術，用力揉



按人中。不多久，二人漸漸醒了過來。

　　衣紅悄悄說：「不要出聲，壞人還在外面。」

　　二人雖然醒了，但四肢無力，想動也動不了。

　　衣紅知道，這兩個人一定不肯干休，白日裡要想逃回去絕無可能。當下便打定主意，在洞裡耗到天黑再說。這次他們出來，本

來就有準備，一應夜行器材都帶得齊全。三人一商量，反正已經無處可逃，不如好好睡他一覺。

　　衣紅隨身有安眠丸，各人服了一粒，就此昏昏睡去。

　　衣紅睡在最外頭，等她醒過來時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什麼都看不見了。她覺得似乎有人在摸她的頭髮，一時嚇得毛骨悚然。心想

這下大概完了！還能怎樣呢？不如靜觀其變，看清情勢再決定對策。

　　過了一會，又聽「嗤！嗤！」幾聲，一個軟軟的東西滑過身邊，她一想，可能是蛇！果然，在洞口微弱的月光下，有一物蠕動

前進，最後消失在洞外。

　　等蛇離開了，衣紅迫不及待地鑽出洞來。原來，此刻天已大黑，一輪明月早在東山相候，四處蟲聲唧唧，遠處彷彿有陣陣歌聲

飄來。

　　衣紅想起一定是衣角中藏著的雄黃，才令蟲蛇相避而去。事不宜遲，她將二人喚醒，各自戴上夜視鏡，安全地回到城中。

　　這一次的歷險不但沒有嚇壞衣紅，反而使她更為勇武。同伴對她是又愛又怕，阿么、巾二再也不來了，一任衣紅恐嚇乞求，誰

都不敢隨她出城去玩。

　　第二年，褲白慕名而來，還有一個生猓人希來，也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。他隻身遊遍了雲貴苗蠻之疆，聽說這裡有個女英

雄，特別前來見識見識。

　　衣紅一聽希來談起各地風俗趣聞，恨不得馬上離家，效法那有煙霞痼疾的徐霞客，探幽訪奇。希來很有經驗，說真要去那些地

方，要先作好準備。比如帶一些太陽能電池、維生器等用具，送給那些游民。這樣就會廣受歡迎，取得較好的待遇。

　　衣紅家境普通，根本沒有多餘的貝幣購置額外的用品。通常學生通學出遊，當局尚有多種優待，若想採購貨物，是連店門都進

不了的。她腦筋一動，想起有次誤闖一個倉庫，裡面全部是報廢品。那都是崇左居民用過或有故障、破損的器物，屯積在庫房裡，

等待回收銷毀，那裡面一定有游民需要的東西。

　　回收後再銷毀，那不是浪費嗎？不如送給需要的人。衣紅想到就做，她對她的電腦說起這個計劃，滿以為電腦一定支持。不料

電腦不但不贊成，反而說只要游民願意到城裡居住，就有定額的配給，否則不是電腦的責任。

　　不得已，衣紅只好另外想辦法，最好的策略當然是偷盜，但是才接近倉庫區，電腦就發出警告。衣紅一氣之下，把衣領上的電

腦關了，耳根立刻清靜許多。她發現關掉電腦有很多好處，比如說少了一個管教她的多嘴婆，愛做什麼就做什麼。等到要坐車，要

出入家門，要吃要喝時，再把電腦打開就可以了。每次電腦都會抱怨一番，衣紅本是敷衍大師，應付笨電腦真是易如反掌。

　　於是，她叫褲白及希來也如法炮製。她原來還擔心電腦的語言功能喪失了，與外人溝通會有問題，沒想到竟然一點影響都沒

有。

　　希來對機器人很有一套，他會改變程式指令，三個人為了避免被電腦偷聽，特別跑到城外商量。他們計劃在倉庫前面挖幾個坑

洞，讓那些運貨的輪式機器人翻倒，再派清掃吸塵的機器人去清理，最後到城外的垃圾再生廠偷盜吸塵袋。

　　所謂的機器人，實際上就是加裝了動力、感官及控制等自動裝置的機器，根據不同的工作性質而有各種不同的造形。原則上分

公務用及私用兩大類，公用的一律由電腦控制，私用的則任由使用者改變工作程序。

　　希來找來一台私用的重力機器人，設定它在倉庫前的過道上挖一條深溝，把垃圾除乾淨，然後在溝中丟了幾件精心設計的小型

無線電發射器。只要一切配合得當，他們再到城外的垃圾再生廠，憑著一個訊號接收器，就可以找到裝有發射器的吸塵袋。

　　謀略果然一舉成功，有部運送補給的機器人在溝前翻了，各種器材倒了滿地，立刻就有清理垃圾的機器人過來，連發射器在內

一掃而光。他們只花了十分鐘，就在再生廠找到了那個袋子，裡面大大小小各式用品不下數百件。

　　衣紅大樂，對著那滿是灰塵的袋子說：「謝謝你，老先生！」

　　褲白說：「它一點也不老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用點想像力！不老怎麼肚子裡有這麼多寶貝？」

　　三個人挑出了太陽能電池、夜視鏡、維生器及一些醫療器材等比較實用的物品，約有一百多件，分裝在三個背包裡。

　　希來又做了三頂帽子，把太陽電池裝在上面，帽裡安裝了製造果汁的維生器，把溫度設在攝氏五度。帽子一戴，一方面可以防

曬，一方面還可以喝冰果汁，一舉兩得。

　　這一次，他們決定沿右江到都陽山。希來說那裡有一個奇景，是個天然洞穴，比諸棲霞洞、老君洞毫不遜色。裡面石壁迴嵌，

垂柱倒蓮，色潤形幻。洞底還有個瀑布，直通一個深不可測的暗湖。

　　衣紅出門從來不需要誰的同意，褲白倒是給家裡打了聲招呼，然後三人就出發了。

　　右江在左江之北、紅水河之南，地形比較平緩。衣紅是第一次來此，沿途諸峰列翠，江水曲折縈繞，時有叢篁蔽日、山鵑映

紅。路邊有許多蔓生小白花，希來說土人多稱為「馬檳榔」，其實便是一種根莖類食物何首烏。

　　三人行了半日，來到一河邊。此處岸淺河清，流光熠熠，兩岸柳色叢鬱，隨風飄搖。前面不遠處，有一老槐如蓋。綠蔭下粗枝

橫生，一人酣睡其上。其下繫一小舟，船頭睡著一個十來歲的孩子。他曲肱作枕，盤腿朝天，悠然自得。

　　衣紅見了，大叫：「白弟，你看那像不像你？」

　　褲白還沒有開口，那孩子聞聲心驚，收腿之際一個不穩，船身傾側，竟然翻落河中。幸好那河甚淺，孩子立刻站起來，全身濕

透，楞楞地呆立在原處。三個人正笑得不可開交，樹上的大人早一躍落地，指著三人罵道：「哪裡來的野娃娃，如此欺負人！」

　　希來忙道歉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　　「管你故意不故意，打擾了老子的清夢，害我兒子掉進河裡，老子不饒你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哪有這種事？我們連說話都不可以？」

　　那人四下張望，回說：「當然不可以！」

　　希來見多識廣，知道在這種情況下，只有靠力量自保。他們雖然早有準備，但是出門在外，總是以和為貴，便說：「先生請別

生氣，我們是千鶴莊派到隆安城裡採購貨物的，大莊主說過，在這條路上每一根草都是他的！」

　　那人一聽千鶴莊，臉色變了一變，眼珠一轉，說：「呵！那，二莊主可好？」

　　希來去過千鶴莊，知道大莊主是當地土霸，這一帶凡是電腦不管的地方，都是大莊主的管轄區。只是他從沒聽說過二莊主，被

這人一問，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。

　　衣紅反應極快，她出來前，早聽希來介紹過各地風土人情。看此人眼珠游移不定，她直覺地認為對方不是好人，她一向說謊和

吃辣椒一樣，這時臉一扳，對希來說：「這個人說話莫名其妙！不要理他，我們回大莊主的話去！」

　　那人知道千鶴莊惡名昭彰，根本就沒有什麼二莊主。眼前這三個孩子，背包裝的鼓鼓的，一定大有來頭，原本打算先詐唬一

番，再作定奪。不料衣紅這句話模稜兩可，語帶警告，萬一他們真是千鶴莊的人，自己就吃不了兜著走了。

　　「小姑娘，不要這樣兇嘛！」

　　衣紅肯定這人是在考驗他們，老氣橫秋地說：「什麼小姑娘？老娘比你還大！」



　　這話也難辨真假，既然要進城辦事，當然可能易容過。女人愛美，能變成十六歲，絕對不會選十七歲！

　　「那我該怎麼稱呼您呢？我叫石師子，那是我兒子石小子，我們住在百色城。」

　　衣紅的毛病就是吃軟不吃硬，石師子一客氣，她就手軟了，說：「叫我衣紅就好了，他叫褲白，他叫希來，我們住在崇左。」

　　石師子自視甚高，不滿意電腦管制下一律平等的生活，偏又沒有大展宏圖的機會。所以他放情山水之間，自怨自艾，大歎生不

逢時。

　　日子一久，他也知道電腦有很多弱點，只要機會一到，便能做一番事業。當然，要成大事首先要召募人才，其次要累積力量。

在電腦城裡，人人沉迷在安樂窩中，要談這些顯然過於奢侈。反而是在城外，不僅這些觀念大家聽得進去，而且還找到了幾個理念

接近、志同道合的人。

　　他原是欺生，沒把這三個小孩放在眼裡。再一看這三個人很不簡單，尤其是衣紅，有一股非凡的傲氣，但還是吃虧在年輕沒有

經驗，住在崇左，怎麼可能又是千鶴莊的人？充其量不過是掮客而已。只要不是千鶴莊的人，大可拉攏到自己旗下，也是一得。

　　「好極了，有空來百色玩。我以算命營生，一看妳，就知道不是普通人物。」

　　衣紅非常受用，便說：「我還在讀書，所以不能邀請你來崇左玩。」這一疏忽又洩漏了底牌。

　　石師子不動聲色，笑說：「早上我給自己算了一下，知道今天會遇見貴人，來來！樹下坐坐，我要好好向您請教！」

　　希來覺得此人前倨後恭，居心叵測，便說：「下次吧！我們還要趕回去哩！」

　　「別騙我，我有未卜先知之明。老實說，千鶴莊沒有你們這號人物！」

　　希來急忙辯解道：「二莊主很好呀！這些貨就是給二莊主買的！」

　　石師子從身邊取出一副眼鏡，用袖子揩了揩鏡片，戴在鼻梁上。他望望各人的背袋，心中有了計較，笑說：「何必騙我呢？千

鶴莊哪有二莊主？如果你們把我當作朋友，大家說實話多好！」

　　「我說的是實話。」希來還要辯解。

　　「老實告訴你們，我有神鬼莫測的能力，你們三個是溜出來遊山玩水的！」

　　褲白訝異地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　　石師子又說：「我還知道，你們背包裡的東西，是從垃圾場偷來的！」

　　這下連衣紅都傻了：「那背包裡又是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　　「太陽電池呀！維生器呀！沒錯吧？」

　　「你是鬼！」希來嚇得臉都白了。

　　「不是鬼！我會占算！你們打算拿這些東西，到全國各地旅行！」

　　衣紅最不信邪，但眼前指證歷歷，她連狡辯的餘地都沒有。直覺上她就是不信，只有繼續套石師子的話：「你是猜出來的

吧？」

　　「哪裡用得著猜？我是活神仙，有鬼神莫測之機！知道過去未來，你們沒來以前，我就算出來了，不然我為什麼在這裡等你

們？」

　　褲白已經相信了：「你真是神仙，那你要我們做什麼？」

　　「收你們做徒弟！」石師子把頭一抬，兩眼望著青天。那副眼鏡在太陽光下，折射出一道有條紋的虹彩。

　　衣紅一想，如果這人真能前知，怎麼起初會用那種態度，說那種話？而這道虹彩……這道虹彩，她依稀記得在什麼地方看過，
怎麼會顯在他臉上？她把剛才的對話從頭細想一遍，很多真相分明是自己太笨，洩漏出來的。其他的也不難解釋，不過，從垃圾場

偷來的東西，他又是怎麼猜出來的？

　　褲白便對衣紅說：「衣姐，妳不是常說，果真有神仙，妳一定要拜師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，可是他不是真神仙！」

　　褲白說：「怎麼不是？他都證明有先知的能力了。」

　　衣紅對石師子以二莊主相詐一事頗為不快，想了想，說：「如果他真是神仙，什麼都能知道，那他一定知道我們在垃圾場見到

的那位老先生是誰！」

　　褲白不解，問：「哪位老先生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的記憶有問題了？你忘了他肚子有多大！」

　　褲白恍然大悟，說：「噢，那一位！」

　　衣紅對石師子說：「只要你說得出那個老頭子是誰，我就承認你是神仙！」

　　石師子打量褲白不會說謊，那必然是一位大腹便便的人。為什麼這位褲小弟先前沒有想起來呢？唯一的可能，是那人年紀不

大，所以褲白不認為那是個老頭子。想到這裡，石師子胸有成竹地賣關子說：「姑娘！各人對年齡所見不同，何必玩這種花樣

呢？」

　　「那你說他有多大歲數好了！」

　　石師子說：「四、五十吧！」

　　就在石師子推想老先生的時刻，衣紅一直在觀察那道條紋清晰的虹彩，她就是記不起來。這時一陣微風吹過，耳邊似乎有低沉

的人語：「實驗室」。衣紅心中一亮，突然想起學校裡做過的物理試驗，於是肯定地說：「我也老實告訴你，你眼鏡片上裝了光譜

分析器！不過四五十歲不對！再給你一次機會。」

　　石師子這才領教到姑娘的厲害，西洋鏡已被拆穿，再下去就要出醜了。他一面低頭沉思，一面慢慢踱上小船，石小子還站在船

頭發呆。他用力向岸頭一蹬，小船倏地滑向江中，石師子拱手道：「姑娘果然好眼力，咱們行再相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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